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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哲汇

本报独家消息，近日，足协内部再
次召开会议，重点主要围绕取消中超、
中甲预备队联赛，再次讨论预备队去
参加中乙联赛的议题。这个议题从去
年11月就有人提起，但因细节问题，足
协尚未通过。由于此前中乙多队退出
和疫情原因，足协于近期又对该方法
的实施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上赛季结束后，足协加强了对职
业足球俱乐部的欠薪问题的打击力
度。《2019年俱乐部全额支付教练员、
运动员、工作人员工资奖金确认表》，
中甲三家、中乙六家俱乐部未按时提
交，这意味着他们无法获得新赛季联
赛参赛资格。加上2017年足协颁布了
取消球队企业冠名权的政策，一定程

度上减小了小俱乐部投资人的积极
性；2019年，足协又将中乙的保证金从
100万元提高至150万元，间接又“逼
死”了不少球队。
目前受到疫情影响，中国各级足

球联赛何时重启尚未得知。即便重启
联赛，足协还将面临诸多难题。尤其是
中乙联赛，此前有六支中乙球队收到
通知，随时准备递补中甲；中乙联赛本
身又有七支球队已经确定退出，急需
大量球队填补缺口。

足协曾讨论过让中冠球队递补
的可能，但中冠和中乙完全是业余
和职业两种不同的联赛，两者之间

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足协将
目光放到了中超预备队身上，考虑
取消预备队联赛，球队全部参加中
乙赛事。

放眼国外，让预备队或B队参加
联赛赛事在欧洲并不稀奇，诸如西乙
联赛的巴萨B队、西乙B联赛的皇马B
队。而在日本，东京FC、大阪樱花等俱
乐部的U23梯队也在征战J3联赛。有
外界声音称，中超的预备队与中乙比
赛，未免有以大欺小之嫌。先后在申
花队和中乙苏州东吴效力过的吕品
表示，中乙的强度完全不低于预备
队。姚均晟也曾提到：“预备队联赛虽

然球员也不错，但比赛的质量和中甲
完全没法比，甚至和中乙相比都不
行。”如今，一些曾在中超中甲征战过
的老将在中乙发挥余热，间接也提高
了联赛水平。

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中超和中
甲的34支预备队若同时涌入中乙，大
量消耗底层资源，对原本的联赛生态
造成难以预计的冲击，这是很不明智
的做法。且被选中的中超、中甲预备队
征战中乙联赛，对于俱乐部而言又将
增加一笔不小的开销。

上赛季预备队联赛，山东鲁能、上
海申花、上海上港和河北华夏名列前

茅，同时也展现了俱乐部出色的造血
能力，足协也不排除将优先考虑青训
较好的俱乐部预备队加入中乙联赛。
而从过往的转会窗看，鲁能曾将

季胜攀、刘倚辰、成源三人租借到同省
的中乙球队淄博蹴鞠，申花则将彭鹏
租借至上海附近的昆山FC。一来也是
考虑到球员的生活，二来球队之间也
方便相互照应，以此鼓励更多年轻人
去低级别球队锻炼。
在中乙联赛效力并不意味着足球

生涯就此中断，以刚刚转会北京国安
的年轻中卫杨帆为例。这名现年24岁
的中卫，在2018年初他还效力于中乙
球队盐城大丰，此后转会至天津泰达。
今年的冬季转会窗口，杨帆更是加盟
豪门球队北京国安，完成了从中乙到
亚冠的跨越。

足协计划预备队直接踢中乙

本报记者 李冰

“以前坐飞机不是没有延误过，我
记得有一次我们从长春回上海，中间
在大连经停，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也没
觉得有什么，习惯了。但这次不一样，
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确实感受到了
什么叫‘度日如年’，每一分每一秒都
在想着千万别出什么意外，还好最后
还算顺利，正常起飞了。”从阿布扎比
到迪拜，再从迪拜到北京，最后转机回
上海，回想起一路上将近二十个小时
的奔波，一名申花队员用“提心吊胆”
做了总结：“不担心是不可能的，毕竟
现在疫情还没结束，一直到落地上海，
出了机场，心才算放了下来，告诉自
己，嗯，我到家了⋯⋯”

一改再改的归程

2月底的训练，申花将集训地点放
在了阿布扎比，此前的一段时间里，他
们一直驻扎在迪拜。之所以做出这样
的选择，一方面，跟申花约好了要踢一
场热身赛的石家庄永昌队也住在阿布
扎比；另一方面，教练组也希望能给队
员换一个训练环境，调剂一下长期集
训带来的从身体到心理上的疲惫感。
“当时我们计划在阿布扎比训练

到3月下旬或者是3月底，然后从那里
回到上海，为亚冠联赛做最后的准
备。”申花队在阿布扎比开始训练的时
候，亚足联还没有就亚冠小组赛第三
轮之后的比赛时间进行过商讨，崔康
熙的球队是以4月份踢亚冠为目标进
行备战的，这一点也得到了俱乐部管
理层的证实：“另外阿布扎比有直飞上
海的航班，还是非常方便的。”
尽管从到达阿联酋开始，针对可

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球队就已经做了
多套预案，但很快他们便发现，形势的
变化远比他们预期的要快，而申花队
员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酒店里的人少
了，戴口罩的人多了。“因为那边（阿布
扎比）跟国内有几个小时的时差，所以
在那边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看一下国内疫情的通报情况，
然后就感觉国内的疫情形势越来越稳
定，国外很多地方却开始蔓延，阿联酋
这个地方刚好又是一个很大的中转
站，所以队里要求得非常严格，尽可能
地避免跟外界多接触。”
因此，原定在3月底的回程计划也

一再提前，毕竟对一度“扎堆”在阿联
酋进行冬训的中超球队来讲，能买到
机票才是头等大事。由于阿联酋直飞

上海的航班都已暂时停飞，最终，申花
选择了从迪拜直飞北京，然后再转机
到上海的航路，虽然折腾了一点，但是
对归心似箭的申花上下来讲，能够踏
上回家的归程，显然比什么都重要。

没人去逛机场免税店

对作为中东地区最大航空枢纽、
平均每分钟起降四架飞机的迪拜机场
而言，半个小时的延误实在是再正常
不过的了，但是对等待起飞的申花队
员而言，迪拜当地时间15日凌晨延迟
起飞的那三十几分钟，却成了足以让
他们刻骨铭心的煎熬。
出发之前，队医给每个人发了三

个口罩、三副一次性手套，还有一包酒
精消毒棉片，并且再三告诫队员，除非
是过安检这样的必要，任何时候都不
要把口罩摘下来，而且尽可能地不要
跟球队以外的人接触。以往到了迪拜
机场，球员大多会分散到占地5400多
平方米的免税店，为自己和家人朋友
选购各种商品，但是出于安全方面的
考虑，申花队员这次“乖”了很多，基本
上没有人去逛。

睁着眼睛熬到北京

“其实在国内飞的时候，晚点半个

小时都不算什么，坐在那儿聊聊天或
者看看手机就过去了，但这次不一样，
因为太想早点起飞早点到家了，所以
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然后心里也
会担心，为什么还不起飞？是不是有人
被查出来有问题啊？是不是不能飞了
啊？反正就是瞎想八想。”对于前两天的
经历，一名队员在跟记者聊天时直言，
真的算是填补了自己人生的一项空白：
“上了飞机，基本已经满员了，虽然我们
队里的人都集中在一个区域，但是因为
我坐的是靠走道的座位，也不太敢睡，
想着万一有人从走道过去蹭到你怎么
办。说实话，原本我在飞机上是一路飞
一路睡的，但是这次在天上飞了七个多
小时，我可能真正睡着也就一次，大概
十几分钟就醒了，然后再也不想睡了，
然后睁着眼睛熬到了北京。”
对于国内的防疫情况，申花方面

也提前做好了功课，所以在上飞机之
前，所有人员都通过手机填写了健康
申报表。下飞机后，在严格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完成相关的检验检疫以及入境
手续之后，全队集中到了D岛隔离区，
准备乘坐国内航班返回上海。

延误、再改签，终于回到上海

虽然已经尽可能地留足了从北
京转机的时间，但是当申花一行人完

成各种手续出关之后，还是没能赶上
原定的下午飞上海的航班。好在经过
协调之后，全队改签到了当天20点20
分的航班，而当申花队员乘坐的这个
航班起飞的时候，已经到了22点31
分。
同样是延误，而且这次延误的时

间更长，但是对申花球员来讲，感受却
跟在迪拜时不太一样。“虽然在机场不
断地被查被检测，但是换一个角度想，
说明国内的防控工作做得更加细致也
更加到位，作为乘客虽然麻烦了一点，
但是从安全角度来讲，肯定更安全
了。”虽然队里很多人都是直到在回上
海的飞机上发了一个汉堡之后，才吃
了自己从迪拜出发的第一顿饭，但是
对归心似箭的他们来讲，这些都可以
忽略不计了：“尤其是乘务员广播说还
有多少时间就要在上海降落了的时
候，心情真的是有点激动啊，毕竟从1
月份我们去海南开始，到现在已经两
个多月了，这次又是这么千辛万苦回
来的，能不激动吗？”
16日凌晨，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

一直到推着行李车走出到达大厅，坐
上大巴，很多人悬了一路的心，才终于
放回到了肚子里。“就是那种真正的放
松，坐到车上不到两分钟，我就闭上眼
睛睡着了，因为真的没什么好担心的
了⋯⋯”

“出了机场，心才放了下来”
阿布扎比、迪拜、北京、上海，“一路严防”走完万里归家路

昨天的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新闻发布会透露， 为进一步

防控境外输入疫情风险， 从即日

起，所有中外人员，凡在进入上海

之日前14天内， 有过韩国、 意大

利、伊朗、日本、法国、西班牙、德

国、美国、英国、瑞士、瑞典、比利

时、挪威、荷兰、丹麦、奥地利等16

个国家旅行或居住史的， 一律实

施居家或集中隔离健康观察 ，也

就是一律隔离14天。 同时，上海将

根据全球疫情发展趋势， 及时动

态调整重点国家和地区名录。

上海发布———

16个国家入沪
一律隔离14天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陈嘉明


